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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回顾、现状与趋势（2018—2024）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雷少华

2024 年 4 月 4 日至 9 日，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再次访华。中美两国都
强调致力于防范脱钩、应对金融风险等共同利益。耶伦表达了对中国在新
兴领域“产能过剩”的关切。自 2018 年 12 月 14 日美国正式掀起对华贸易
战以来，中美经贸关系在艰难中度过了近六年时间。回顾这几年的发展情况，
可以总结出美国对华经贸关系有三大战略目标，历经了三个重要阶段。中
美经贸关系不仅影响着中美两国，更对全球贸易和产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产能过剩论”与“债务陷阱论”未来将成为西方国家压制中国产业与对
华经贸发展的两大舆论武器。

一、美国对华经贸关系的三个战略目标

中美贸易战表面上是因贸易不平衡引发，本质则是出于美国对中国在
全球产业结构中快速攀升的焦虑、对中国主导部分全球供应链的担忧。从
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试图将中国排除出全球关键领域供应链，阻止中国
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攀升。美国政府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实施“脱钩
断链”和“去风险”战略，旨在应用商业与技术逻辑达到“釜底抽薪”的
目的。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必然会导致税收与利润流失，从而使中国
政府和企业无法向仍处于成长期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持续投入。特朗普政府
和拜登政府针对不同产业相继采取了以下手段以达到其目标：

1.	劳动密集型产业：高关税与污名化

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特朗普政府对高达两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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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高关税，并以“存在强迫劳动”等污名化手段，迫使很多跨国企业无法
使用原产于中国的零部件和终端产品。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关税
和“人权”政策，并加速构建“离岸外包”“友岸外包”，实施多重手段
迫使包括部分中国企业在内的外贸型跨国企业将产业链转移出中国。

2.	资本密集型产业：“去风险”与禁准入

在资本密集型产业领域，这两届美国政府都采取“泛安全化”方式，以“去
风险”为由，胁迫欧洲国家，禁止中国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入美国和欧洲市场，
以限制中国企业的全球市场空间。中国的5G通讯设备及数字产业基础设施、
新能源汽车都被“泛安全化”。如日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提出
新提案，旨在永久禁止华为、中兴等中国无线通讯企业产品参与 FCC 无线
设备认证，从而彻底阻止中国通讯企业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3.	技术密集型产业：技术封锁与限制投资

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尤其是半导体和人工智能领域，针对中国相
关产业还处于成长阶段的特点，拜登政府联合其他拥有相关技术的国家，
组建技术联盟，对华进行技术封锁；同时限制美国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向
部分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投融资。拜登政府企图从资金、技术和市场三个
维度，阻止中国高科技产业向全球产业结构顶端的快速攀升。

二、2018 年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的三个阶段

自 2018 年 12 月特朗普政府正式掀起对华贸易战至今，美国对华实施
的经贸政策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1）“脱钩断链”促产业回流；（2）“小
院高墙”防中国产业升级；（3）严防死守保美国制造业。

1.	第一阶段：“脱钩断链”与高关税促产业回流

特朗普上台后，为了兑现“雇美国人、买美国货”的竞选承诺，对包
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施用了关税武器，以达到平衡贸易逆差、促
进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回流美国的目标。依据对美贸易结构、规
模和地域，特朗普政府计算出美国“吃了多少亏”，对不同对象国施加不
同程度的关税。由于中美贸易逆差最大，中国必然成为特朗普政府施用关
税武器出手最重的国家。特朗普政府不仅全面恶化了中美关系，也在经贸
领域恶化了与加拿大、墨西哥及欧洲许多传统盟国之间的关系。

虽然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打压，但这一时期其核心目标
还是以关税为武器、以脱钩断链为手段，迫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回流美国。
中国政府沉着应对，除了对等反制美国关税大棒外，依托全球大市场，加
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令世界各国对各类医疗物
资与生活物品的需求剧增，中国以其他国家无法替代的强大的制造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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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了特朗普政府制造的贸易冲突，打破了美国脱钩断链以及促产业回流
的企图。

2.	第二阶段：“小院高墙”与组建全球技术联盟遏制中国产业升级

拜登上台后，面对美国高通胀的现状，同时也意识到劳动密集型产业
回流美国很难在短期内实现，加上俄乌冲突致使欧洲能源体系紊乱引发全
球制造业重组，及时调整对华经贸政策，即不再以产业回流美国为重点，
而将核心目标定位在防止中国向全球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快速攀升，主要
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以及生物制药等先进技术领域。

拜登政府迅速制定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形成了“俄罗斯为短期安
全威胁、中国为长期竞争者”的基本判断。拜登政府修复了特朗普政府因
经贸冲突造成的与盟国关系的裂痕，组建了遏制中国产业升级的技术联盟
（例如“CHIP4”），禁止台积电为华为代工芯片，禁止荷兰和日本等企
业向中国出口制造先进制程芯片的光刻机、光刻胶等设备和材料。拜登政
府批准了《芯片与科学法案》，补贴美国半导体企业，胁迫台积电和三星
在美国兴建芯片代工工厂；同时继续执行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关税政策，并
加速推动“离岸外包”“友岸外包”，以达到“即使劳动密集型产业无法
回流美国也要迁出中国”的目标。

面对新形势，中国政府也迅速调整产业发展战略，进一步强化“自主
可控”与“自主创新”体系，加大对新技术研发投入，加速建设新基础设
施（例如 5G、“东数西算”、智能电网），加强新产业集群构建（例如新
能源汽车、大飞机、生物制药）。华为Mate 60 PRO 等一系列新手机的成
功推出，标志着华为基本打破了美国在先进制程芯片方面的技术封锁。依
托中国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华为手机再次超越苹果重回中国市场第一。
据《南华早报》报道，2024 年第一季度，中国在成熟芯片方面提升了 40%
产能并主导了中国国内芯片市场，用事实证明了拜登政府“小院高墙”战
略无法阻碍中国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攀升的趋势。

3.	第三阶段：“产能过剩论”与严防死守保美国制造业

特朗普政府的“脱钩断链”与拜登政府的“小院高墙”并未达到促成
产业从中国回流美国以及阻止中国产业升级的预期目标。目前中美两国在
人工智能领域也进入了激烈竞争阶段。虽然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包括算
力、算法和数据）保持绝对研发优势，但是暂时还未转化为明显的产业优
势。随着中国的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汽车、光伏和动力电池，即“新三样”）
在全球市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以及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呈加速追赶之势，
美国的焦虑与不安不断加剧。以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高技术打压论”
和财政部长耶伦“产能过剩论”为代表，美国一方面进一步阻止中国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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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领域的追赶；另一方面严防死守中国“新三样”进入美国市场，防
止冲击美国本土的汽车工业。2024 年 5 月 3 日，美国政府发布《通胀削减
法案》有关清洁能源汽车条款的最终规则，规定美国公民若购买含有中企
制造或组装的电池组件，将被限制甚至取消税收抵免资格。

这一阶段才刚刚开始，“防止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中国新兴产业带
来的冲击，保护美国国内制造业”，将成为拜登政府本届任期内对华经贸
关系最重要的目标。汽车工业是西方制造业体系的核心领域，美国必将联
合西方汽车工业国共同限制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全球市场的快速增长，中国
新兴产业领域将会迎来更加艰难的发展时期。可以预见，近期西方媒体、
学界以及各类政府声明，将开足马力论证中国“产能过剩”并“全球倾销”，
对西方国家输出“过剩产能”，对发展中国家制造“债务陷阱”。“产能过剩”
与“债务陷阱”成为西方国家联合他国抵制中国产业升级和“一带一路”
倡议的两大主要舆论武器。

三、总结

自 2018 年至今，中美经贸关系历经了六年的艰难发展。美国两届政府
设定的目标并未实现，但这不代表美国将放弃既定战略，也不代表中国处
于优势地位。中美两国在经贸关系、产业发展、高科技竞争方面进入了前
所未有的僵持阶段。中美两国需要在公平开放的竞争基础上，寻找新的合
作领域，防范共同风险，防止全球科技、产业与市场走向分裂。2024年 4月，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发布了《美国对华出口
报告》。该报告显示，尽管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对华出口大幅度下降，但是
中国仍然是美国第三大商品出口市场，尤其是在农产品和服务贸易方面，
中国市场支撑了美国庞大的就业岗位。中美两国在新兴产业领域有更广阔
的合作空间和潜力，特斯拉在中国的发展是中美经贸合作的成功范例，中
美两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密切合作，已经深刻改变了全球制造业尤其是
汽车产业的格局。两国关系在农业、服务业以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发展
现状表明，只有在自信与互信基础上进行开放与合作，中美才能构建共同
的未来。


